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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
 

运用最邻近指数、
 

核密度分析、
 

标准差椭圆、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江

西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
 

①
 

江西省 A级旅游景区数量整体呈增加趋势,
 

阶

段性特征明显,
 

可分为平稳增长阶段与快速发展阶段;
 

②
 

景区空间分布趋向凝聚,
 

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
 

③
 

景

区密度分布差异显著,
 

总体呈“北密南疏”特征,
 

至2019年形成南昌、
 

九江、
 

景德镇、
 

抚州高密度区域;
 

④
 

景区在东

北—西南方向收缩态势渐显,
 

在西北—东南方向呈现一定的扩张态势,
 

空间分布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
 

⑤
 

资

源禀赋、
 

政府政策对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
 

各因素对不同等级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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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u-

sing
 

nearest
 

neighbor
 

index,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geographic
 

detector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earch
 

shows:
 

①
 

Overall,
 

the
 

number
 

of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Jiangxi
 

Prov-

ince
 

is
 

increasing,
 

with
 

obvious
 

pha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a
 

steady
 

growth
 

stage
 

and
 

a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②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tends
 

to
 

be
 

condensed,
 

and
 

the
 

de-

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③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is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
 

is
 

“dense
 

in
 

the
 

north
 

and
 

sparse
 

in
 

the
 

south”.
 

By
 

2019,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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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areas
 

in
 

Nanchang,
 

Jiujiang,
 

Jingdezhen,
 

and
 

Fuzhou
 

have
 

been
 

formed.
 

④
 

The
 

scenic
 

spot
 

areas
 

is
 

gradually
 

shrinking
 

in
 

the
 

northeast-southwest
 

direction,
 

a
 

certain
 

expansion
 

is
 

showing
 

in
 

the
 

north-

west-southeast
 

directio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roughly
 

northeast-southwest.
 

⑤
 

The
 

degree
 

of
 

in-

fluence
 

of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contin-
ues

 

to
 

increase,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different
 

levels
 

of
 

scenic
 

spots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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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是旅游目的地形成吸引力的直接因素之一,
 

也是旅游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载体,
 

其空间布局

折射出旅游资源及旅游者在地域空间中的组合形式与行为属性[1].
 

自2003年国家质监局正式发布《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以来,
 

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充分利用区域内资源与社会经济

优势,
 

加快推动景区开发建设与改造升级,
 

着力打造地方特色旅游发展名片,
 

促使景区规模经济效益日趋

明显[2].
 

A级景区的数量、
 

等级也逐渐成为各地旅游市场竞争的主体依托,
 

其空间布局对于促进区域旅游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因此,
 

深入分析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可以为优化旅游发展布局及资源合理配

置提供参考.
关于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方面颇受众多学者关注.

 

国内学者围绕旅游景区开展的

研究相对较晚,
 

研究内容聚焦在旅游景区的时空分布特征[4-5]、
 

影响机理[6]、
 

空间结构特征[7-8]、
 

旅游景区开

发与管理[9]等,
 

研究方法以GIS与数理统计为主,
 

进行核密度、
 

优势度、
 

基尼系数、
 

空间自相关、
 

地理加权

回归等定量分析[10-11].
 

在时间层面,
 

多基于单一时间节点研究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在空间层面,
 

研究

区域主要以全国[4,
 

12]、
 

经济带[13]、
 

城市群[14]、
 

省域[15]等为主.
 

国外学者较早对旅游景区展开研究,
 

研究内

容侧重于景区空间演化特征[16]、
 

景区游客感知[17]、
 

门票价格机制及影响因素[18]、
 

景区游客空间行为[19]等

方面,
 

研究方法层出不穷,
 

以定量分析为主.
 

综合而言,
 

当前研究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
 

关于旅游景区空间

结构特征研究成果较为成熟,
 

而从省域层面的景区时空差异研究有待完善补充.
 

其次,
 

研究方法主要集中

在邻近分析、
 

缓冲区分析、
 

相关分析等简单空间分析与数理统计,
 

缺乏各因素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程

度大小的比较研究.
 

最后,
 

多数研究以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为主,
 

对旅游景区时空分异趋势及影响机理进行

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

 

建设旅游强省已逐渐上升为江西省重要战略决策,
 

江西省人民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江西

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计划到2025年5A级景区增至15个、
 

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增至5个,
 

围绕“一中心四门户六节点”建设城市旅游体系,
 

打造江西省成为红色、
 

生态、
 

传统文化

旅游知名目的地.
 

全省旅游业恰逢转型升级重要机遇期,
 

其产业规模及区位优势日益提升,
 

然而仍然面临

区域旅游发展不平衡、
 

资源配置不均、
 

景区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鉴于此,
 

本研究以江西省A级旅游景

区为研究对象,
 

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数理统计的方法,
 

基于动态视角对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

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阐释,
 

以期为统筹旅游景区空间规划、
 

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区域概况

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
 

隶属华东地区,
 

地理范围为113°34'36″-118°28'58″E,
 

24°29'14″-30°04'41″N,
 

省

域面积约16.7万km2,
 

与广东、
 

福建、
 

湖南等6个省份接壤,
 

毗邻长株潭、
 

珠三角、
 

海峡西岸、
 

长三角等城

市群,
 

旅游客源市场广阔.
 

江西省地势南高北低,
 

三面环山,
 

丘陵、
 

山地交错分布,
 

森林覆盖率高.
 

受其独

特的地理环境影响,
 

江西省自然、
 

人文条件优越,
 

其旅游资源具有“红、
 

绿、
 

古”三大特色,
 

为旅游业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009-2019年,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由655.5亿元增长至9
 

596.7亿元,
 

占全省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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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提高至38.8%,
 

可见旅游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截至2019年底,
 

江西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421个

(图1),
 

其中包括5A级景区12个(2.8%),
 

4A级景区146个(34.6%),
 

3A级景区226个(53.6%),
 

2A级

景区37个(8.7%),
 

以4A,3A级景区居多.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1 江西省2019年A级景区空间分布图

1.2 数据来源

江西省2009,2014,2019年 A级景区

名录及2009-2019年景区数量来自于中

国文旅部官网、
 

江西省文旅厅官网等所公

布景区名录,
 

缺失数据通过江西省各地区

文旅局官网及旅游政务网、
 

《中国旅游统计

年鉴》、
 

相关新闻报道、
 

电话咨询等补充,
 

再经百度坐标拾取系统确定景区地理位置

并建立Excel数据库;
 

自然、
 

人文旅游资源

评价指标主要来自于国家政府网、
 

林业局

官网、
 

中国传统村落网、
 

世界遗产名录等

公布的数据;
 

通过《江西省统计年鉴》及江

西省统计公报等获取社会经济数据,
 

主要

指标有人均 GDP、
 

年末常住人口、
 

公路里

程、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等,
 

其中公路里程

经所在区域城市面积核算为公路密度.
 

行

政区、
 

河流水系等基础矢量图均来自于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地形数字高程模型

(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公布的

ASTER数字高程图,
 

分辨率为30
 

m.

1.3 研究方法

1.3.1 最邻近指数

点要素空间分布类型通常以最邻近指数(NNI,
 

或称R 尺度)衡量,
 

即将A级旅游景区作为点状要素,
 

计算研究区域内景区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r1)与理论值(rE)之间的比率(R)[20].
 

如若其平均值分别大于、
 

小于、
 

等于理论值,
 

则判定景区在空间上分别趋于均匀、
 

凝聚、
 

随机,
 

公式如下:

R=
r1
rE

rE =
1

2 n/A
式中:

 

r1 为最邻近距离平均值;
 

rE 为最邻近距离理论值;
 

R 为二者比率,
 

即最邻近指数;
 

n 为区域景区数

量;
 

A 为区域总面积.

1.3.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DE)是一种反映点状目标空间分布密度形态变化情况的工具,
 

本研究以A级旅游景区

为点状目标,
 

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各个时间节点中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的方位、
 

分散、
 

集聚分布效果,
 

核

密度值越高表示景区越密集,
 

反之越分散,
 

其计算公式如下[15]:

fn(x)=
1
nh∑

n

i=1
k

x-Xi

h  
式中:

 

n 为景区数量;
 

h 为带宽;
 

k为核函数;
 

x-Xi 为景区位置x 到观测位置Xi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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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DE)可测量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离散性、
 

方向性趋势,
 

本研究以A级旅游景区为地理要

素,
 

对旅游景区前后年份长轴变化、
 

短轴变化及重心变化进行对比,
 

以分析旅游景区是否具有空间集聚或

扩散的趋势,
 

其中长轴方向与短轴方向分别表征景区空间分布数量最多与最少的方向,
 

长短半轴差距值越

大表示景区方向性特征越显著,
 

反之越不明显,
 

圆心位置的变动表征景区重心的空间变化[4].
 

表达式如下:

SDEx =
∑
n

i=1

(xi-X)

n

SDEy =
∑
n

i=1

(yi-Y)

n

tanθ=
(∑

n

i=1
a2

i -∑
n

i=1
b2i)

2
+ (∑

n

i=1
a2

i -∑
n

i=1
b2i)

2
+4(∑

n

i=1
aibi)

2

2∑
n

i=1
aibi

式中:
 

SDEx,SDEy 分别为椭圆长、
 

短轴;
 

xi,yi 为景区i的空间区位;
 

X,Y 为所有景区的平均中心;
 

n 为

景区数量;
 

θ为椭圆旋转角度;
 

ai,bi 为景区i到平均中心的长短轴方向的距离;
 

X,Y 轴分别为景区分布方

向、
 

范围.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D)是一种基于非线性假设揭示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
 

分析地理要素空间分布因

果关系的统计方法[21].
 

本研究选取因子探测用于阐释各因素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异性及影响程度大

小,
 

首先创建江西省4
 

km×4
 

km网格并生成共计13
 

278个网格点,
 

由于核密度值更能反映地理要素空间

分布情况,
 

因此选择年际景区核密度值作为因变量Y[6],
 

其因子探测表达式如下:

q=1-
∑
L

h=1
Nhσ2h

Nσ2
=1-

SSW
SST

SSW =∑
L

h=1
Nhσ2h

SST=Nσ2

式中:
 

h=1,2,3,…;L 为X 或Y 的分层或分区;
 

N 与σ2 分别为区域的单元数和方差;
 

Nh 与σ2h 分别为分

区h 的单元数和方差;
 

SSW 与SST 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
 

q 为衡量影响因素X 对景区密度

Y 的空间分异性,
 

其取值范围为0~1,
 

q值越接近1表示X 对Y 的解释力度越强,
 

Y 的空间分异性越强,
 

反之则越弱.

2 时空演变特征

2.1 时间演变特征

根据景区统计数据绘制江西省2009-2019年A级景区数量变化图(图2),
 

总体上,
 

2009-2019年江西省

A级旅游景区数量呈增加态势,
 

阶段性特征明显,
 

从2009年65个A级旅游景区,
 

经过10年的发展,
 

截至

2019年年底共有A级旅游景区421个,
 

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
 

2009-2014年为“平稳增长阶段”,
 

在

此期间景区总数增长缓慢,
 

其中2A,3A,4A级景区数量略微增长,
 

5A级景区数量无明显变化.
 

自2003年国家

正式实施A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准,
 

景区评定政策也逐渐趋向标准化,
 

促使这一时期江西省A级景区数量增速

放缓.
 

②
 

2015-2019年为“快速发展阶段”,
 

其中2A级景区数量呈下降态势,
 

3A,4A级景区数量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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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江西省2009-2019年A级景区数量变化图

5A级景区数量增长相对缓慢.
 

面对经济

新常态形势,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

效显著,
 

而旅游强省战略作为重要政策抓

手,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一

方面推动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有效改

善,
 

另一方面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提升旅

游业规模效应,
 

因此促使了这一时期景区

创建步伐加快.

2.2 空间演变特征

2.2.1 空间类型特征

借助ArcGIS
 

10.8计算2009,2014,

2019年3个时间节点的江西省A级旅游

景区最邻近指数R 并判断其空间分布类型(表1).
 

结果显示,
 

2009,2014,2019年R 值分别为1.076,

0.979,0.915,
 

呈降低趋势,
 

表明江西省A级景区在3个时间节点空间上呈均匀、
 

凝聚、
 

凝聚分布,
 

景区空

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①.
 

依据地理空间差异将省域11个地级市划分为赣北、
 

赣中、
 

赣南地区[22].
 

从各时

间节点来看,
 

2009年赣北、
 

赣中、
 

赣南地区R 值分别为1.015,1.229,1.452,
 

景区在空间上均呈均匀分布;
 

2014年,
 

赣北、
 

赣中、
 

赣南地区R 值日渐降低,
 

其中赣南降幅最大,
 

分别降至0.972,1.072,0.935,
 

景区在

空间上分别呈凝聚、
 

均匀、
 

凝聚分布;
 

2019年,
 

赣北、
 

赣中R 值降至0.945,0.935,
 

赣南增至0.961,
 

景区

在空间上均呈凝聚分布.
 

各地区景区分布类型随时间演变存在一定差异,
 

但总体上由均匀趋向凝聚分布.
旅游景区空间集聚性提高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周边地区景区竞争力提升及规模效应增强,

 

但不可避免地

加剧了不同等级景区之间的空间屏蔽效应[3,
 

23].
 

因此需要通过优化空间分布以实现江西景区之间的协调发

展,
 

减缓空间集聚程度加强所带来的不良竞争.
表1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及空间分布类型

地区
2009年

R 分布类型

2014年

R 分布类型

2019年

R 分布类型

全省 1.076
 

均匀 0.979
 

凝聚 0.915
 

凝聚

赣北 1.015
 

均匀 0.972
 

凝聚 0.945
 

凝聚

赣中 1.229
 

均匀 1.072
 

均匀 0.935
 

凝聚

赣南 1.452
 

均匀 0.935
 

凝聚 0.961
 

凝聚

2.2.2 空间密度特征

借助ArcGIS
 

10.8核密度分析工具对3个时间节点A级景区进行密度分析,
 

并将核密度区划分为高密

度区、
 

中高密度区、
 

中密度区、
 

中低密度区、
 

低密度区5类,
 

由图3可知:
 

①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北密南

疏”分布特征显著,
 

空间密度演化呈现以高密度区为中心向外扩散趋势,
 

经历极核、
 

点 轴、
 

核心 边缘型结

构的演化过程,
 

区域密度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赣北、
 

赣中、
 

赣南.
 

高密度区数量由2009年1个增至2019年

4个,
 

且表现出集中连片式发展,
 

而赣南地区相对分散,
 

集聚特征并不明显.
 

②
 

从时间节点分析,
 

2009年

形成以景德镇为核心的高密度区,
 

出现宜春—萍乡—吉安连片式发展区域,
 

呈现极核状集聚分布,
 

辐射范

围小且密度值较低,
 

多数区域为分布盲区;
 

2014年在极核状分布形态基础上形成景德镇、
 

南昌、
 

萍乡高密

度区,
 

其空间扩张明显,
 

南昌—九江、
 

抚州—鹰潭等区域连片式发展趋势增强,
 

“点 轴”型空间分布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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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赣北地区包括:
 

南昌、
 

九江、
 

上饶、
 

鹰潭、
 

景德镇、
 

宜春、
 

新余共7市;
 

赣中地区包括:
 

萍乡、
 

吉安、
 

抚州共3市;
 

赣南地区包括:
 

赣州

1市.



成,
 

核密度值增加,
 

中高、
 

中密度区集中在吉安、
 

九江等区域,
 

赣南低密度区广布;
 

2019年形成以南昌、
 

九

江、
 

景德镇、
 

抚州高密度区域为主的“核心 边缘”型空间分布格局,
 

高密度区空间扩张范围继续增大,
 

延伸

至萍乡—宜春、
 

吉安、
 

上饶—鹰潭等中密度区,
 

各地区旅游景区空间联系显著增强.
 

③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具有沿地区行政中心分布的特征,
 

如围绕南昌市为中心的高密度区,
 

由于旅游资源丰富、
 

交通通达性高等

特点,
 

使其景区分布密集且空间范围较大,
 

该空间分布特征符合中心地理论.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3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图

2.2.3 空间方向特征

借助ArcGIS
 

10.8对3个时间节点的景区空间分布绘制标准差椭圆,
 

以此反映景区空间方向差异及重

心变化.
 

结果表明(表2、
 

图4):
 

①
 

在椭圆重心方面,
 

重心轨迹变化为先向西南迁移,
 

后往东北迁移,
 

重心

坐标由116.003°E,
 

28.069°N迁移至115.907°E,
 

28.027°N,
 

3个时间节点重心均位于宜春市东南部,
 

区间

变化不大,
 

重心分布区域较为稳定,
 

表明旅游景区呈集中分布.
 

②
 

在长短轴方面,
 

2009-2019年期间,
 

椭

圆长、
 

短轴分别缩短35.868
 

km、
 

增长10.157
 

km,
 

表明旅游景区在东北—西南方向收缩态势渐显,
 

在西

北—东南方向上呈现一定的扩张态势.
 

③
 

在方位角方面,
 

方位角由44.003°缩小至34.802°且呈小幅逆转趋

势,
 

表明景区数量在西北—东南方向增长较快,
 

但空间分布仍呈东北—西南方向,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江西

省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各地区不断增加旅游要素投入,
 

景区数量随高密度区空间扩张而快速增加,
 

而九江、
 

抚州等地旅游资源丰富且开发速度较快,
 

促使旅游景区向西北—东南方向扩张.
表2 标准差椭圆测算结果

年份 经度/° 纬度/° 短轴/km 长轴/km 方向角度/°

2009 116.003 28.069 130.469 263.012 44.003
2014 115.699 27.957 138.035 245.200 39.746
2019 115.907 28.027 140.626 227.144 34.802

3 影响因素分析

A级旅游景区的时空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过程.
 

通过参考不同学者研究

成果[3,10,24],
 

结合江西省旅游景区时空分异特征,
 

将其影响因素分为自然因素、
 

人文因素、
 

资源禀赋、
 

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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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4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

策4类.
 

自然因素方面,
 

地形地貌能够孕育出独

具特色的旅游景观,
 

同时也制约着旅游资源的空

间分布,
 

水体资源是区域旅游景区发展的重要构

景基底;
 

人文因素方面,
 

区域社会经济水平为景

区提供的生产要素支撑,
 

决定景区发展规模与质

量.
 

市场需求变化推动着区域内旅游要素的配置

与优化.
 

交通网络是游客与景区之间沟通的桥

梁.
 

区域人口不仅有力支撑旅游景区客源,
 

也是

满足景区生产管理需求的重要源泉;
 

资源禀赋方

面,
 

旅游资源是景区开发建设的基础条件;
 

政府

政策方面,
 

政府是直接影响旅游发展空间规划的

总抓手,
 

对旅游业发展布局、
 

景区科学管理具有

显著监督、
 

指导作用.
 

据此,
 

本研究从以上4个

方面分析其对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的

影响(图5).
本文选取2009,2014,2019年3个时间节

点面板数据,
 

人文因素中选取人均GDP(X1)、
 

年末常住人口(X2)、
 

公路密度(X3)、
 

国内旅游

接待人次(X4)分别对经济基础、
 

人口规模、
 

交

通条件及市场需求进行表征;
 

在资源禀赋方面,
 

选取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X5),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传统村落、
 

世界

文化遗产(X6)分别对自然旅游资源、
 

人文旅游资源进行表征;
 

在政府政策方面,
 

选取公共财政支出(X7)进

行表征;
 

在自然因素方面,
 

由于研究时间较短,
 

区域内地形地貌及水文水系变化较小,
 

因此地形地貌(X8)

通过DEM数字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考察,
 

水文水系(X9)通过建立0~20
 

km
 

5级河流缓冲区进行考察.
 

借助地理探测器空间分异优势,
 

将年际数据采用Jenks自然断点法分为5类,
 

以此探究江西省A级旅游景

区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同时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等级景区空间分异性,
 

将2A,3A级景区定义为低等级旅

游景区,
 

4A,5A级景区定义为高等级旅游景区.

图5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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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然因素

3.1.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与其他不同地理要素相结合能够提升旅游资源的观赏性与品味性,
 

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旅游

景观,
 

也能够提升景区空间层次感,
 

增强旅游景观视觉冲击力[1].
 

江西省地势南高北低,
 

东临武夷山、
 

南接九连山、
 

西连罗霄山、
 

北靠鄱阳湖平原,
 

丘陵、
 

山地交错分布,
 

空间层次感强.
 

山峰陡峭、
 

跌宕起伏

的地形基础孕育出高品质旅游资源,
 

是增强江西省旅游景区吸引力的重要属性,
 

也是自然风景区开发不

可或缺的要素.
 

根据我国地形划分标准与江西省地形情况,
 

将其地形划分为<200,200~500,500~

1
 

000,1
 

000~1
 

500,1
 

500~2
 

191
 

m共4个等级,
 

通过叠加分析可知(图6a、
 

图7),
 

在海拔<200
 

m的

平原地区,
 

景区数量由2009年41家增至2019年303家;
 

在海拔为200~500
 

m的低山丘陵地区,
 

景区

数量由2009年16家增至2019年87家;
 

在海拔>500
 

m的山地中,
 

景区数量小幅增加.
 

江西省A级旅

游景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
 

低海拔空间指向性显著,
 

主要由于地形平坦的地区人口集中,
 

社会经济发

展良好,
 

旅游资源丰富且开发较快.
 

而高等级旅游景区如三清山、
 

庐山、
 

武功山等,
 

其空间分布表现出

明显的自然资源导向型特征,
 

与海拔较高的地形相依存.
 

由此可见,
 

江西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地形地

貌存在密切耦合关系,
 

其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造就旅游资源品质差异,
 

提升景区质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

也限制了景区开发、
 

交通设施等建设和完善,
 

影响景区空间分布.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6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与地形、
 

水系

3.1.2 水文水系

水体资源是孕育不同类型景观的重要基底,
 

直接影响旅游资源品质高低,
 

也是吸引游客、
 

促进景区

发展的基础要素,
 

对旅游景区选址具有较强影响[5,
 

24].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水网稠密,
 

大小河

流2
 

000多条,
 

拥有赣江、
 

信江、
 

抚河、
 

饶河、
 

修水五大水系及鄱阳湖,
 

其《规划》中也明确指出,
 

依托鄱

阳湖及五大水系发展亲水旅游,
 

造就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可见,
 

凭借丰富水体资源所孕育出的不同

类型景观是提升旅游资源品质,
 

强化景区康养、
 

探险等旅游功能,
 

促进景区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
 

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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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
 

10.8软件对江西省水系分布图建立0~5,5~10,10~15,15~20,>20
 

km多环缓冲区,
 

结果表

明(图6b、
 

图8)在0~5
 

km缓冲区内,
 

景区数量由2009年32家增至2019年230家;
 

在5~10
 

km缓冲

区内,
 

景区数量由2009年16家增至2019年80家;
 

在10~15,>15
 

km多环缓冲区内,
 

景区数量分别由

2009年4,13家增至2019年51,60家.
 

由此可知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水文水系相

关性明显,
 

景区集中分布在0~5
 

km河流缓冲区内,
 

也从侧面反映出水体资源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

保障,
 

助推旅游景区发展.
 

其次,
 

赣中、
 

赣东北地区水系密度较赣南地区高,
 

景区分布较为密集,
 

与景区核

密度特征“北密南疏”相一致,
 

可见水系密度较大的地区,
 

景区分布相对集中.

图7 海拔与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数量 图8 河流与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数量

3.2 人文因素

3.2.1 经济基础

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是推动旅游业发展、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由区域经济水平所决定的生

产要素供给能力制约着区域旅游景区的发展规模、
 

质量,
 

对景区空间结构变化具有重要驱动作用[2,25].
 

由

表3可知,
 

人均GDP(X1)探测值q在各年份分别为0.099
 

3,0.249
 

8,0.224
 

0,
 

趋势上先增大后减小,
 

但总

体上处于较高水平,
 

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能力较强.
 

从江西省内

各地级市近年经济发展状况来看,
 

南昌、
 

九江、
 

景德镇等地经济发展良好,
 

其景区接待服务能力相对较强,
 

为景区建设、
 

发展及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A级景区数量较多且等级较高;
 

而地形复杂、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赣南地区,
 

其旅游资源开发缓慢,
 

限制了A级景区数量增加.
 

据不同等级景区探测

结果显示(表4、表5),
 

在各时间节点中,
 

人均GDP对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的探测值q(2009年0.197
 

5、
 

2014年0.100
 

9、
 

2019年0.164
 

6)均高于低等级景区(2009年0.124
 

5、
 

2014年0.080
 

6、
 

2019年

0.097
 

5),
 

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表3 旅游景区影响因素q值探测结果

年份
人均GDP
(X1)

年末常住

人口(X2)

公路密度

(X3)

国内旅游

接待人次(X4)

自然旅游

资源(X5)

人文旅游

资源(X6)

公共财政

支出(X7)

2009年 0.099
 

3
 

0.085
 

8
 

0.312
 

8
 

0.110
 

7
 

0.012
 

1
 

0.016
 

8
 

0.013
 

5
2014年 0.249

 

8
 

0.215
 

8
 

0.029
 

3
 

0.231
 

9
 

0.275
 

7
 

0.143
 

5
 

0.169
 

1
2019年 0.224

 

0
 

0.171
 

2
 

0.039
 

1
 

0.214
 

7
 

0.291
 

2
 

0.185
 

3
 

0.169
 

8

表4 高等级景区影响因素q值探测结果

年份
人均GDP
(X1)

年末常住

人口(X2)

公路密度

(X3)

国内旅游

接待人次(X4)

自然旅游

资源(X5)

人文旅游

资源(X6)

公共财政

支出(X7)

2009年 0.197
 

5
 

0.029
 

4
 

0.080
 

2
 

0.211
 

7
 

0.097
 

4
 

0.161
 

2
 

0.092
 

4

2014年 0.100
 

9
 

0.041
 

0
 

0.060
 

0
 

0.148
 

0
 

0.075
 

7
 

0.105
 

9
 

0.093
 

9

2019年 0.164
 

6
 

0.124
 

4
 

0.128
 

3
 

0.190
 

8
 

0.075
 

6
 

0.211
 

6
 

0.1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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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低等级景区影响因素q值探测结果

年份
人均GDP
(X1)

年末常住

人口(X2)

公路密度

(X3)

国内旅游

接待人次(X4)

自然旅游

资源(X5)

人文旅游

资源(X6)

公共财政

支出(X7)

2009年 0.124
 

5
 

0.128
 

7
 

0.110
 

9
 

0.127
 

7
 

0.118
 

3
 

0.104
 

7
 

0.106
 

3

2014年 0.080
 

6
 

0.103
 

1
 

0.102
 

7
 

0.113
 

3
 

0.084
 

4
 

0.072
 

5
 

0.085
 

1

2019年 0.097
 

5
 

0.122
 

5
 

0.109
 

5
 

0.100
 

4
 

0.041
 

2
 

0.106
 

4
 

0.104
 

5

3.2.2 人口规模

从供给角度来看,
 

依据距离衰减规律,
 

消费者的距离敏感性使其对近程旅游景区更具倾向性;
 

从需求

角度来看,
 

旅游景区运营依赖于区域人口所提供的不同层次、
 

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2,
 

10].
 

因此,
 

在供需效

应影响下,
 

区域常住人口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潜在客源,
 

对推动旅游景区良好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导向

作用.
 

据表3显示,
 

年末常住人口(X2)探测值q 经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
 

由2009年的0.085
 

8上升至

2014年0.215
 

8、
 

2019年0.171
 

2,
 

总体表明人口规模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影响.
 

从不同等级景区

来看,
 

高等级景区年末常住人口探测值q呈增长趋势(2009年0.029
 

4、
 

2014年0.041
 

0、
 

2019年0.124
 

4),
 

与同期其他因素相比,
 

低等级景区探测值q较大且较为稳定,
 

反映出年末常住人口对高等级景区分布影响

逐渐上升,
 

对低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的作用强度较大,
 

旅游景区所在区域常住人口成为低等级景区的重要客

源.
 

根据2019年江西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全省常住人口已达4
 

666万人,
 

其中南昌、
 

萍乡、
 

新余等地人

口密度较大,
 

江西省庞大人口规模催生其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为景区形成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
3.2.3 交通条件

交通网络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通达程度直接影响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及游客游览的时间与

经济成本,
 

对旅游者行为决策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是景区空间布局的映射[25-26].
 

据表3探测值q 结果显

示,
 

公路密度(X3)由2009年0.312
 

8,
 

下降至2014年0.029
 

3、
 

2019年0.039
 

1,
 

q值呈先下降后小幅增长

的趋势,
 

波动性较大,
 

表明随着时间推移,
 

交通网络对景区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弱,
 

区域交通条件

的改善对于促进旅游景区空间均衡分布的能力影响较弱.
 

但目前江西省立体交通网络正逐步形成,
 

其《规

划》及《关于推进交通强省建设的意见》(2020年)中部署了“旅游+交通”融合发展工程,
 

推动铁路旅游专

列、
 

航铁等方式提升交通运输的旅游服务功能,
 

进一步为未来旅游景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据高、
 

低等级景区探测值显示,
 

与同期其他因素相比,
 

低等级景区探测值仍处于较高水平,
 

反映出交通条件对低

等级景区分布的影响较大.
3.2.4 市场需求

旅游需求的快速扩张为旅游景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推动景区质与量的持续提高,
 

而旅游

景区作为旅游市场供给的重要部门,
 

其快速发展同样能够刺激旅游市场需求的产生,
 

二者互为促进关

系[14].
 

据表3显示,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X4)探测值q 由2009年的0.110
 

7提高至2014年0.231
 

9、
 

2019年0.214
 

7,
 

q值呈先大幅增加后小幅减小的趋势,
 

对比同年其他因素,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探测值

较高,
 

反映出旅游市场需求对景区空间结构的影响力较强.
 

2009-2019年江西省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增

加6.7亿人次,
 

一方面利于旅游景区创收,
 

改善景区内部环境质量,
 

促进景区规范化管理等,
 

另一方面

引导旅游要素流动方向的变化,
 

进而影响其景区空间分布.
 

据高、
 

低等级景区探测值显示,
 

在各时间节

点中,
 

高等级景区q 值(2009年0.211
 

7、
 

2014年0.148
 

0、
 

2019年0.190
 

8)均显著高于低等级景区

(2009年0.127
 

7、
 

2014年0.113
 

3、
 

2019年0.100
 

4),
 

低等级景区q值呈减小趋势,
 

反映出国内游客成

为高等级景区主要客源,
 

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受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显著,
 

而低等级景区分布

受其影响日渐减弱.

3.3 资源禀赋

旅游地资源禀赋是旅游景区开发和建设的基础,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大小,
 

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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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低与旅游景区吸引力、
 

发展前景密切相关,
 

各地区资源禀赋对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具有本质影

响[13].
 

江西自然山水、
 

名胜古迹、
 

红色文化交相辉映,
 

区域内拥有代表性的临川、
 

庐陵、
 

红色文化等历

史遗产.
 

凭借地形地貌与水体资源组合,
 

截至2019年拥有4处世界遗产、
 

3个世界地质公园、
 

14个国家

风景名胜区、
 

50个国家森林公园,
 

其景区分布也多围绕具有浓厚文化底蕴及丰富自然旅游资源的区域,
 

呈现资源导向型特征.
 

据表3显示,
 

自然旅游资源(X5)探测值q由2009年的0.012
 

1逐渐提高至2019
年0.291

 

2,
 

人文旅游资源(X6)探测值q由2009年的0.016
 

8增长至2019年0.185
 

3,
 

q值均表现出上

升趋势,
 

表明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资源禀赋的作用日渐增强.
 

与其他因素相比,
 

自然旅游资源在2014,

2019年q值最大,
 

说明景区分布自然旅游资源影响较大.
 

对比高低等级景区探测结果,
 

就高等级景区而

言,
 

人文旅游资源探测值q(2009年0.161
 

2、
 

2014年0.105
 

9、
 

2019年0.211
 

6)在各时间节点中均处于

高值状态,
 

表明人文旅游资源对高等级景区分布的影响较强;
 

高、
 

低等级景区自然旅游资源探测值q始

终呈下降趋势,
 

表明其空间分布受自然旅游资源的驱动作用减弱.

3.4 政府政策

政策引导不仅体现在旅游规划差异等宏观层面的统筹,
 

还体现在对区域旅游法规的制定等层面的治

理,
 

正是如此,
 

政府政策倾斜及激励机制往往会极大促进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2,27].
 

据表3显示,
 

公共财政支出(X7)探测值q逐年提升,
 

由2009年0.013
 

5上升至2019年0.169
 

8,
 

表明政府政策对旅游景

区空间分布的影响能力逐年上升.
 

与此同时,
 

江西省景区分布也与其宏观旅游政策战略布局较为契合,
 

《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旅游区、
 

赣中南红色及赣西绿

色旅游圈;
 

《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明确指出重点构建以南昌为核心旅游城

市的“一四九”空间格局及井字型旅游带.
 

这些区域均为景区密度较高的地区.
 

此外,
 

随着景区管理、
 

旅

游厕所评定等管理体制规范化,
 

旅游政策对景区交通网络优化、
 

资源整合等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成为景

区发展的风向标.
 

不同等级景区探测结果显示,
 

高等级景区探测值q 逐渐上升(2009年0.092
 

4、
 

2014年

0.093
 

9、
 

2019年0.199
 

6),
 

政府政策对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影响程度较强,
 

而低等级景区探测值趋向平

稳.
 

可见,
 

政府政策对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关键性、
 

前瞻性作用较为明显,
 

指导景区的长远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以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
 

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数理统计方法,
 

基于动态视角定

量探究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
 

并从自然因素、
 

人文因素、
 

资源禀赋、
 

政府政策4个方面分析

其影响因素,
 

得出以下结论:

(1)
 

时间演变特征:
 

2009-2019年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数量整体呈增加趋势,
 

阶段性特征明显,
 

可分

为平稳增长阶段(2009-2014年)与快速发展阶段(2015-2019年).
(2)

 

空间类型特征:
 

从省域上看,
 

最邻近指数R 呈减小趋势,
 

空间分布趋向凝聚,
 

其集聚程度不断增

强;
 

从地区上看,
 

赣北、
 

赣中、
 

赣南地区R 值均呈波动下降,
 

分布类型由均匀型转向凝聚型,
 

并呈现集聚程

度不断增强的空间演变特征.
(3)

 

空间密度特征:
 

景区密度分布差异显著,
 

总体呈“北密南疏”特征,
 

核密度值整体上升;
 

空间密度演

化呈现以高密度区为中心向外扩散趋势,
 

经历极核、
 

点 轴、
 

核心 边缘型结构的演化过程,
 

至2019年形成

南昌、
 

九江、
 

景德镇、
 

抚州等高密度区域,
 

萍乡—宜春、
 

吉安、
 

上饶—鹰潭等中密度区域,
 

且景区分布呈现

围绕地区行政中心分布的特点.
(4)

 

空间方向特征:
 

2009-2019年景区空间分布重心均位于宜春市东南部,
 

坐标范围区间变化不大;
 

旅游景区在东北—西南方向收缩态势渐显,
 

在西北—东南方向呈现一定的扩张态势;
 

方位角缩小,
 

景区分

布总体呈东北—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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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因素:
 

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受自然因素、
 

人文因素、
 

资源禀赋及政府政策的共同作

用,
 

其中资源禀赋、
 

政府政策对景区分布的影响日渐上升.
 

在具体指标层中,
 

自然旅游资源、
 

人均GDP、
 

国

内旅游接待人次对景区空间分布作用强度较大,
 

是影响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而交通条件

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有待提升,
 

地形地貌、
 

水文水系与旅游景区呈现较好的耦合关系.
 

高等级景区

分布深受人文旅游资源、
 

公共财政支出、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影响,
 

年末常住人口、
 

公路密度、
 

人文旅游资源

对低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
4.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针对江西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提出以下建议:
(1)

 

统筹旅游资源配置,
 

优化旅游发展布局.
 

江西省高等级景区多依托自然旅游资源,
 

主要分布在南

昌、
 

上饶、
 

宜春—新余等赣北、
 

赣中区域,
 

赣南地区相对孤立,
 

因此应根据旅游资源区域差异,
 

充分挖掘红

色、
 

陶瓷、
 

客家、
 

中医药、
 

生态等文化和旅游资源,
 

打造南昌—井冈山—瑞金红色旅游线路,
 

发展赣江—鄱

阳湖生态旅游廊道,
 

建设中医药、
 

庐陵、
 

客家等传统文化体验基地,
 

推动赣鄱文化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同

时结合赣南地区资源特色加快推动其高等级景区建设,
 

以优化旅游发展布局.
(2)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
 

健全现代交通体系.
 

推动全省旅游景区停车场、
 

集散中心、
 

咨询服务中心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
 

尤其在机场、
 

车站等旅游交通节点逐步促进其服务效能提升.
 

贯彻全域旅游理念,
 

提高

交通建设支持力度,
 

优化以南昌为中心,
 

九江、
 

上饶、
 

萍乡、
 

赣州为门户,
 

景德镇、
 

鹰潭、
 

抚州、
 

吉安、
 

宜

春、
 

新余为节点的“一中心四门户六节点”旅游交通布局,
 

加强边缘城市旅游交通体系建设,
 

改善景区内外

交通网络,
 

增强旅游景区交通的通达性.
(3)

 

创新旅游业态形式,
 

加强区域联动合作.
 

依托江西省丰富文化资源,
 

积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旅新兴业态,
 

加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
 

借助国际节会赛事打造VR沉浸体验、
 

智能语音导览及讲解等智慧

旅游项目,
 

推动科技创新在旅游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打破行政地域藩篱,
 

加强与湖南、
 

安徽、
 

广东、
 

福建邻

近省份在红色、
 

乡村、
 

康养、
 

客家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跨区域联动合作,
 

与省内跨部门沟通协调,
 

因地制宜,
 

差异互补,
 

促进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提升旅游业竞争力.
4.3 讨论

囿于数据获取限制,
 

未能将所有年份的景区数据纳入分析,
 

后续研究中可继续补充景区数据以对其空

间分异特征进行具体阐释;
 

政府政策以公共财政支出进行表征存在一定局限性,
 

未来研究中可参考其他学

者研究成果,
 

采用区域旅游政策、
 

规划等相关关键词频次进行表征,
 

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层;
 

江西省是一

个自然、
 

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
 

尤其是红色、
 

绿色旅游资源等,
 

后续研究可对景区进行具体分类,
 

探讨

红色与绿色、
 

自然与人文等不同旅游景区类型的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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